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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电影《刺客聂隐娘》中的中国古代绘画之迹，
迹从何来？迹通何处？

袁华旦

上海戏剧学院 

[摘　要]武侠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影像风格和文本表达极具东方美感，可以说，是一次相当成功的电影——作为一门源自西

方的艺术——“中国式”改造。不少学者针对电影的视听语言，论证其中彰显了中国古代绘画之迹 这些文章不外乎从电影的三个角

度——影像风格，哲思表达，台词角色——来论述与中国古代绘画的神似与形似。然而笔者认为，竞相论述其中相似之处，虽有利于

电影市场宣传，便于学术归纳，但仍有诸多被遗漏之处以及因电影与绘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而有意无意忽略的差异性甚至相矛

盾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寻电影中的古代绘画之迹，厘清迹从何来，迹通何处，为不同门类的艺术融合有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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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显迹之迹——信手拈来的神似与形似

正如大部分文章所述，一方面，该电影在服化道上高度

还原，构图上与古代山水画相似，角色动作以静制动，台词

典雅考究、诗化散文化的叙事节奏形成了与中国古代绘画风

格上的形似（图1 图2）。另一方面，电影所诠释的道家侠

者，孤独隐忍的文人骨又与中国古代绘画中宁静致远的意境

有所神似。这些都是该片中的古韵显迹。但值得注意的是，

《刺客聂隐娘》中古代绘画般的景随人动，散点透视的构

图并不是中国电影专有，更不是该片独创。“因为摄影机的

运动，电影似乎默许了多重视点的假设。这种多重视点将眼

睛——主体的定位中立化了，甚至把这种定位抹除了。”[1] 

随着人物换景的移动镜头在电影中比比皆是，这种与西方焦

点透视法相反的画面原则实际上是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

包容性恰恰能展现中国古代绘画规律一角的缘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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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迹之迹——隐藏的中国古代绘画

同受中国古画影响，该片不同于其他古装电影的地方之

一在于在创作中模拟了古画技法以及选用了较少被用到的绘

画意象，从而在细节中见真古画气质，而非简单的模仿古

风。（图3 图4 图5）其一就是画法之隐，室内建筑布景用

轻纱幔帐来间隔，形成不同空间，又以纱幔来连接，并以幔

帐与人物的空间关系来引导主要画面，此种布景技巧与《韩

熙载夜宴图》中的屏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绘画中同景同

人不同时的画法。而影片一段俯视的街景夜景中，镜头保持

不动，先后两拨不同角色入场，出场，这种固定旁观者的视

角，有如《清明上河图》中同景同时不同人的群像。在户外

光线的捕捉上，电影也尽可能模仿绘画的皴法，将光线边缘

虚化，却依旧留有光的纹理，形成一种独特的“皴光”，给

人一种朦胧的山水美感。其二是对象之隐，影片故事发生在

唐朝魏博藩镇，今河北山东一带，不似一般电影的山水叙事

中的郁郁葱葱山清水秀，《刺客聂隐娘》山石险峻，山路崎

岖，雾气迷蒙，乌云压地，取用山水画史中占少数派的奇山

异石来呼应角色处境的险峻，命运的孤独无依靠。而在园林

中的布景则抛弃了影视剧中一贯的层层递进的流水假山秀

树，片中空旷的平地上，亭台楼阁被形状奇怪，拔地而起的

真树包围，颇有宋画《独乐园》中造景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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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反迹之迹——拾中国古代绘画之缺

若细论该片与中国古代绘画的关系，恐怕更多的是差异

而不是似处，影片捕捉了大量古画中的缺漏，而这些缺漏则

是电影情绪与哲思的关键表达（图6 图7 图8）。其一，全

片若以内景外景来划分，山、水、气组成了户外（这与山水

画同源），火、烟、器则构成了室内。古画好画水，甚至有

《十二水图》中变幻多样的水形，却少有画火画烟的作品，

除了绘画难度的原因外，在古代，火总是凶大于吉的不稳定

之物，更不是文人雅士的对照。而对于摄像机来说，火成色

丰富，变化万千，能提供光源之便，产生的烟火气还能给画

面增添流动感与朦胧感，映射角色，渲染氛围，因此烟火对

于《刺客聂隐娘》如同气水对于山水画。其二，该片有大量

的身影捕捉。古画重意轻形，少用光影，电影却是光影的艺

术，主角聂隐娘频频人随影动，作为一颗夹在多方势力中的

棋子，孤独无依，被爱人背叛，被亲人不解，被道姑师傅利

用，即使更衣梳洗也不似古画中的仕女对镜贴花黄般精细打

扮，而是在暗处角落，自顾自低头换装，无镜，只有孤影相

照，此种孤独苦怨之境倒和孤舟载人的诸多文人山水画有所

神似。其三，该片几乎强调了电影作为一门现代艺术与中国

古代绘画艺术的各种不同。故事上，主角是绝不会在古画中

出现的女性侠者。构图上，电影注意画面纵深，中国古画强

调平面的延展性。色彩上，片中的红色暗示着肃杀斗争之

意，而中国古画中的红色往往作权利和吉祥如意的象征。诸

如此类，简而言之，该片所述勾勒出了中古绘画没有画出或

者无法画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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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迹通何处——时代的隐士孤者

不论与中国古代绘画有多少或隐或现或异的关系《刺客聂

隐娘》终究是一部现代作品，讲的是现代故事，即使主角聂隐娘

与古代被放逐贬职的文人墨客有相似的处境，她的心情仍是更加

现代的，个人的，脱离家国的甚至近乎存在主义式的失语。她无

法像在书画中释怀的文人得到灵魂的自由，更与道教中无为致远

的意境相距甚远。不同于提索救父、木兰从军等中国传统故事中

的“替代式补救”，侠者聂隐娘拯救父亲和昔日爱人等同于与他

们情感连接的断绝，从此摆脱了作为“女儿”“昔日情人”的身

份枷锁和情感枷锁。这种寻找自我，强调自我的书写实际上是完

全现代的女性主义书写。但电影中的痕迹所通往的终点却与中国

古代绘画的一角不谋而合，那就是文人山水画。当主角聂隐娘隐

伏在暗处和纱帐后遥望宅邸灯火辉煌、昔日爱人歌舞欢乐，就犹

如南北朝的山水画，尚在萌芽，画者多为隐士。当聂隐娘完成拯

救，离开过去，就如此后的王徽、宗炳、王维等山水大家，借山

水书画来表现自我，从此，山水画成为独立的画科。古人以画为

心声，而聂隐娘也最终找到她的心声——她手里的剑。如果说文

人山水画意在被朝野、政治所隐去的一面，那么《刺客聂隐娘》

则意在被男性、权谋所隐去的一面。两者共通的终点都是试图展

示被时代和历史所隐去的角落，而不在一些文章中反复论述的画

面表面的古风或国画感。

综上所述，在《刺客聂隐娘》中的中国古代绘画之迹实

际示范了一种较为巧妙高明的与中国古代绘画特征规则相融

合的创作手法——与传统画魂的呼应。反观一些古装影视创

作，或是一味在服化道铺陈仿古而忽略作品表达或是完全脱

离艺术品位美学规范进行魔改，却忘记不同的艺术门类本就

有不同的艺术特质和时代需求。其实，中国绘画拥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和悠久的探索历史，创作者倘若用心挖掘，《刺客

聂隐娘》中所呈现的绘画效果将只是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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